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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２２０—５８９）的长期地方分

立（中间只有西晋统一了二十余年）之后，到隋朝（５８１—６１８）实现

了统一。然而，在隋统一以前，突厥曾长期是北中国的太上皇。北

齐（５５０—５７７）、北周（５５７—５８１）争相与突厥结好，“周人与之和亲，

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

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可汗，５７２—５８１）益骄，谓其下曰：‘但

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 隋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

。然而，隋朝毕竟祚短。隋末丧乱，“时策，曾使突厥可汗俯首称臣

隋末起事的各支队伍几乎都引

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

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

突厥为援，包括李渊，到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初年还是如此

突厥霸权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统一，这就是迄至唐朝建立时

。

亚洲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最主要内容。

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

就是在传统的南北农牧分立局面中，加入了冲出沙漠的大食人和

走出高原的吐蕃人，他们内部统一起来的原因尽管有很大不同，但

都成了亚洲大陆上全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此，旧大陆政

治地理的空白完全消失了，旧大陆的历史却因而增加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唐、吐蕃、大食这三方，在当时说来社会历史、文

化截然不同，却几乎是同时开始向外经营的。６２９年，一支大食人

的军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南部地区，这被认为是伊斯兰

教向外部世界进行征服的第一步

州

；　６３０年，唐灭北突厥，置西伊

；６３４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唐朝，６３８年入



。三方发动的时间相差最长不过十年。然而，三方却是在寇松州

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先后达到其对外发展顶峰的：大食在

７１５年（屈底波·并波悉林远征拔汗那时遇害），唐朝在７５５年（安

史之乱爆发），吐蕃在７９２年（攻陷西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

得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尤其是从各方自身社会结

构和内部发展上去探究。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

关系史构成了七世纪中叶迄八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

容，正是它们的活动盛衰影响着这一百六十多年亚洲大陆的政治

发展。这一时期正是中亚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前夕，也是我国多民

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时候，今天属于中国的西部疆域及其毗

连地区大都已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但是，这一段重要历史内容在国内外学界都缺乏系统的专门

研究。近年，日本的森安孝夫（１９８４）和美 国的 Ｃｈ．　ｌ．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白

桂思１９８７）先后发表两部论著，由于引用文献各有局限，还不能说

已填补了这段空白。可见，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

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唐、吐蕃、大食三方共同发生关系的地方在中亚（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我国传统称之为“西域”，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这一地

区。

注释：

〔１〕《通鉴》卷一七一，５３１４页。

〔２〕见《隋书·北狄传》。

〔３〕《通鉴》卷一八五，５７９２页。

〔４〕见《隋书·北狄传》，１８７６页。参《通鉴》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武德元年（６１８）至

武德五年。

〔５〕希提１９７９，１７１页。

〔６〕《旧唐书·突厥传》上，５１５９页；《新唐书·突厥传》上，６０３５页。

〔７〕见两唐书《吐蕃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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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

吐蕃的介入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唐朝初期的西域经营

哒 （Ｈｅｐｈ－

六世纪中叶，原来服属于柔然的突厥（Ｔｕｒｋｓ）部落兴起于金

山之阳（阿尔泰山南面）。５４６年，突厥灭高车，尽降其部众。５５２年，

突厥破柔然。５６７年左右，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

ｔｈａｌｉｔｅｓ，西方称之为“白匈奴”）。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

国的控制之下〔１〕

南自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了突厥草原帝

。５８３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５８３—

ｄｈ，今

６５７）最初与萨珊波斯以乌浒水（缚刍河，即○ｘｕｓ，今阿姆河）为界。

在从六世纪８０年代到七世纪２０年代的四十多年里，西突厥与东

罗马帝国（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或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　３９５—

１４５３）结盟，连年向波斯开战。到统叶护可汗（约６１９—６２８）时，西

突厥的政治势力达到全盛，东以金山（阿尔泰山）为界与北突厥（即

东突厥第一汗国，５８３—６３０）抗衡，西南抵末禄河（Ｍｅｒｖ－ｒ

２〕。可

阿富汗木耳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

域。《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

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见，突厥草原帝国对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实行的是一种间接控制而

非直接占领的霸权主义统治，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波斯和东罗马都在长期的战争中大大削弱了，这就为大

食即阿拉伯人（Ａｒａｂｓ）的兴起和扩张创造了条件

七世纪初，唐朝建立后不久，突厥草原帝国东、西二部也都相

。

继由盛而衰。唐朝初期经营西域，就是从消灭突厥的霸权开始的，



昔亡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

；同年，诛龟兹大将羯猎颠及其部

而且最终在东、西两面都取代了突厥的霸主地位。

。

。

贞观六年（６３２），去

唐朝在建立其西域统治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活动与成就：

贞观四年（６３０），平北突厥，置西伊州

“西”字，称伊州（今新疆哈密）。

；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

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平高昌，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

新疆吉木萨尔）

之”
７贞观十八年（６４４），讨焉耆（今新疆焉耆） 。　

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平龟兹（今新疆库车） 。

永徽二年（６５１）十一月，因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将安西都

护府由交河迁高昌故都，命高昌王后裔麹智湛前往镇抚 。

显庆二年（６５７），平贺鲁〔１０〕

党，置龟兹都督府。次年五月，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故安西为西

州都督府 。

在平定贺鲁的过程中，唐朝已开始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羁縻都

督府、州，如永徽五年（６５４）闰五月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轮台

县

。显庆二年平贺鲁，十二月乙丑下诏分西突厥地

；显庆二年（６５７）春正月分葛逻禄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炽俟

部置大漠都督府

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阿史那弥射为兴

、昆陵都护，押五咄陆部

濛池都落；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

护。并令弥射、步真与卢承庆一道将投降的西突厥诸姓按其部落大

小、位望高下，节级授都督、刺史以下官。实际上，这道诏令的实施

主要是显庆三年（６５８）的事，即是年五月安西都护府徙于龟兹以后

的事。此后，唐朝又四次在西突厥故统辖地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等：

第一次在显庆三年（６５８）。据这年十一月将贺鲁俘到京师时所

陵、濛池二都护府

知的情况，已将贺鲁种落（即西突厥十姓部落）各置都督府，分属昆

，同时在其所役属诸国也分置州府，并隶安西

。

。



，不过是误解

。总之，昆陵、

都护府。史料中讲到这里往往都说：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

其实这只能是就唐平贺鲁从而征服了西突厥这种大势来说的。因

为，显庆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的儿子真珠叶护仍然据有吐火罗

（Ｔｕｋｈāｒｉｓｔā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东

北部的阿姆河上游流域），该地区大部分还没置州县；有的地方虽

在显庆三年设了都督府，到龙朔初才授其王都督

濛池这两个羁縻都护府是专为分统西突厥十姓部落左、右厢而设

置的。虽然弥射、步真均为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可汗五世孙〔１７〕，但所

谓“兴昔亡可汗”、“继往绝可汗”都不是统一的西突厥十姓可汗，因

而也不再具有从前那种役使绿洲诸国的霸主地位。显然，唐朝征服

西突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对绿洲诸国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里。唐朝的这一意图，从其经营西域的进攻方向也可以看出来。

在唐朝取得高昌、焉耆以后，６４６年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６４２—

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

６５１）曾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即提出要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

。其意图非常明显。因此，尽管后来西

突厥余部竭力想恢复其旧有势力，但唐朝决不允许并全力制止这

种企图。这便给吐蕃介入西域提供了契机。所以，迄今为止人们津

津乐道的所谓唐朝支持突骑施在中亚同大食对抗

史料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将

会看到，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共破突骑施苏禄倒是事实（见本书第

四章）。

第二次是在显庆四年（６５９）。这年三月，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

射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之。据《通鉴》卷二○○记载，同年九月，

“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

州县府百二十七。”考虑到安西都护府已迁龟兹，于阗早已在唐朝

的庇护之下

名的安西四镇正式设立

，我们认为，本年疏勒（今新疆喀什）置州就标志着著

。唐初安西四镇主要是作为安西都护府

的下一级派出机构，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部绿洲地区，以取代



。了解这一点对于客观地认识唐初

阗　、焉耆、疏勒

突厥对这里的传统控制。这一地区本来还有朱俱波（即朱驹半，今

叶城）、渴盘陀（葱岭）等绿洲小国，唐朝仅置龟兹、于

四镇，显然是重点设防、分片负责的战略。此外，在唐初军事上镇防

与征行两套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边镇也不可能象盛唐时期那样大

批驻军。《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说：“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

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唐初安西四镇各镇兵力状况大抵如此。据

业师张广达教授研究，唐灭高昌以后，作为唐朝经营西域基地的西

州，当地人力状况十分紧张

帅疏勒、朱俱波、渴盘陀三国反，击破于阗。有迹

西域各种势力组合变化的原因十分重要。《唐六典》卷三○都护、副

都护条：“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

讨携离。”同卷又说：“镇将、镇副掌镇捍防守、总判镇事。”由此可

见，唐初安西都护府与四镇的活动方式大致也与当时的各种征行

相似，即主要靠兴发当地蕃兵蕃将来征讨携离。在这种情况下，一

旦当地蕃人与其他势力连兵，安西四镇便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撤

回西州。就在安西四镇设立的这年十一月左右，就有贺鲁部将阿悉

结阙俟斤都曼　

象显示，都曼进攻于阗很可能意在“南结吐蕃”（详见本章第四节）。

同年，唐派苏定方讨平之 。

第三次是显庆五年（６６０），来济任庭州刺史，“请州所管诸蕃，

奉敕皆为置州府，以其大首领为都督、刺史、司马，又置参将一人知

表疏等事” 。这应该就是龙朔二年（６６２）于庭州置金山都护府的

基础

７

。

第四次是龙朔元年（６６１）。是年，因吐火罗款塞及波斯王卑路

斯请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

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州、县

及军府，并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

至此，唐朝以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

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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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形式

贞观四年（６３０）唐朝灭北突厥时，“四夷君长诣阙请上（指唐太

宗。—引者）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

汗”

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

。这一事件意味着唐朝皇帝在新的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变化，

天可汗在西域的

标志着亚洲大陆上的一个新的政治时期的到来。日本学者谷川道

雄就此评论说：“于是，由于承认唐朝皇帝是北方各族的最高君长，

各族与唐朝便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关系。

影响尤其深远，降至天宝年间还有这种称呼

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层是伊、西、庭三州的州县制，这里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基

地。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最初几任安西都护

确带有“使持节（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的职衔

种行政分职、军事合一的体制以后便一直保留下来。安西都护府迁

龟兹以后，不久又在庭州设立金山都护府管理在贺鲁种落设置的

羁縻府州。但是，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伊西庭三州在军事上

一直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是认识和理解唐朝西域各军政建置之间

关系的关键。开元（７１３—７４２）年间设节度以后，在节度与都护分职

时，伊西庭节度衙多半就驻在西州。

第二层是安西四镇的羁縻制。

，我们可以归纳出唐朝羁縻府州的以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

下性质：

１．羁縻府州是为保证唐朝的永久安全和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

而在边疆地区诸国、诸部设立的。它们必须执行唐朝法令，管理好

本府州，互相之间不准随意攻伐侵掠。

２．羁縻府州设都督、刺史、司马、参将等职官。都督、刺史这些

长官都由本部首领担任，都是世袭职务。

中至少有两人明

。伊西庭三州这



使一样，都是由汉人武将来担任的

３．羁縻府州按规定都属边州都督或都护管领。

４．羁縻府州有无版籍不定，即使有版籍，徭赋也比齐民百姓要

轻；无版籍的多半是随地畜牧。

５．羁縻州往往采用当地或附近城镇、部落的名称。

。然而，我们认

确实，与大唐皇帝同时又是天可汗一样，羁縻制度下的部落酋

长、小邦国王同时又是唐朝官吏。所以，谷川道雄认为：唐帝国表面

上由都督府、州这样普遍的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了，实际上内部并立

着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胡汉共存的统治方式

为，唐朝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除了谷川所说的“两个世界”以外，在

具体实践中还有一个介乎州县制与小邦国王间的过渡形式，这就

是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才是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具体表现的地方。

如前所述，安西地区已经设立了羁縻州（到高宗上元年间又增

之列。一般说来，每镇应

置四镇都督府），唐朝又在这一地区设四镇镇抚，这就形成了一套

胡汉结合、军政并行的统治制度。由唐朝的制度可以推知，仅次于

都护府的安西四镇当属于“上镇二十”

有防人五百 。镇有将一人，镇副二人，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

镇副下有录事一人，诸曹均有若干佐、史之类的流外官。镇以下有

上、中、下戍，均有戍主，上戍有戍副一人 。但是，初唐四镇并非

盛唐镇守军，安西尚无汉兵镇守，四镇组织未必十分健全。

。然而，作为安西都四镇作为边镇，其功能在于“镇捍防守”

寇、觋候奸谲、征讨携离”

护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应与都护府一致，即“掌抚慰诸蕃、辑宁外

。这些就决定了四镇与羁縻州以及后

来设立的四镇都督府的关系：二者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但四镇还

负有代表中央抚宁蕃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肯定，镇将和后来的镇守

。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镇

将可以兴发蕃兵蕃将或协助他们作战。总的说来，唐代以戍边机构

镇守地方当始自初置安西四镇；但当时的安西四镇却只有防人而

无镇军。由于有戍边机构镇守，就把安西都护府辖下的四镇地区同



该府所辖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其他地区对唐朝来说基本上是鞭长

莫及 。但由于当时四镇只有少量番上的防人 ，本身不能胜任

大规模作战而须依赖后方基地支援 ，因而形成了唐初与吐蕃在

安西四镇反复争夺的局面。直到长寿元年（６９２）王孝杰复四镇后以

汉兵三万防守 ，这才增加了安西四镇的御敌能力，此后安西都

护府未再迁动可为明证

第三层是安西四镇以外的其他羁縻府州。这些地方无汉将镇

捍防守，与唐朝保持朝贡、册封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有如白寿

彝先生所说：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有胡国对于

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的时候，安西都护府是会代表唐政府执

行讨伐责任的。”

至

当然，以上三层统治形式所涉及的地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早

在唐德宗时期（７８０—８０５），苏冕编《唐会要》就发现：“咸亨元年

（６７０）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元年（６９２）十一

月复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

后晋刘昫修《（

（即贞观二十二年事。

旧）唐书》，在《龟兹传》中说：“先是，太宗既破龟兹

引者），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

。近人遂多以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４８〕

殁

为四镇初置即有碎叶而无焉耆。其实，郭孝恪已在争夺龟兹时身

，不可能在破龟兹后出任都护。１９７９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

后，安西都护府仍在西州活动，并没有移置龟兹

五年（６５４）令狐氏墓志》等资料表明，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破龟兹以

。据研究，《旧唐

上加工而成的

书·龟兹传》此段是在摘录神功元年（６９７）崔融《拔四镇议》的基础

，其说不可凭信。就四镇而言，按照唐朝开始经营

西域的意图—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

唐朝初置四镇只能有焉耆而不会有草原地区的碎叶。只是后来由

于吐蕃的进入使得隔断二蕃（吐蕃和西突厥余部）成为唐朝的主要

战略目标时，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

。



第二节　　　　吐蕃的兴起

吐蕃兴起以前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青藏高原就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

联系。１９５６年在青海省霍霍西里西南曲水河河岸，１９６４年在西藏

自治区定日县东南苏热山南坡小河阶地，１９７６年在西藏自治区申

扎县雄梅区珠洛河畔山麓，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

这里的椭圆形长边刮削器、长条形圆头刮削器和钝尖的尖状器等，

在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也屡有发现，表明当时青藏

高原和华北地区可能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１９９０年８—９月，首次进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

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

西藏拉萨市北郊５公里的曲贡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第一

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揭露了一部分遗迹，出土了

大量文化遗物。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

农业耕作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虽然农作物品种尚不清楚，但从

出土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看，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

物种植。大量兽骨和鱼骨及渔猎具的存在，说明畜养和渔猎也是生

活资料的两个重要来源。曲贡村遗址是目前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１９７８年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高出近六百

米。发掘者认为，曲贡村文化遗迹“表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

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那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

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大体与内地是同步发展的，看不出有明显

的落后因素。这也表明西藏高原中心地带很早就有农耕部落繁衍

生息，并不只限于猎牧一种文化遗存” 。

在曲贡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有的可用资料还不足 以证实这一结论。”〔５９〕

，１９０５—１９６２）的

。据汉文史料

意：一是在打制石器上普遍涂抹红颜色的做法，另一个是在陶器上

附塑的猴面装饰。在意大利藏学家杜齐（ Ｇ．　Ｔｕｃｃｉ，１８９４—１９８４）刊

布的藏族史前文化遗物中，有在拉萨出土的各种手制、轮制陶器，

器形虽然不一，但都在“上面涂有闪闪发光的红色”；还有在拉达克

的列城出土的“一些陶罐上装饰着深红色的图案”

。赭就是一种红色颜料。由此可见，记载，吐蕃“以赭涂面为好”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ｄｍａｒ　ｐｏ）等

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有一定的连续性。在藏族民间普遍流传有藏

区最初由“神猴”与“岩魔女”相结合始有人类，称吐蕃为“猿猴”种

系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文献上始见于十四世纪成书的本教史《雍仲

本教目录》（Ｇ　·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ｂｏｎ　ｇｙｉ　ｂｓｔａｎ　ｐａ＇ｉ　ｄｋａｒ　ｃｈａｇ）和佛教

史书《红史》 。曲贡村遗址猴面附饰的发

。米努辛斯克盆地在俄国南西伯利

现，有可能将这一传说的起源追溯到史前时期。然而，这一发现的

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在杜齐教授刊布的藏族史前文化遗物中也有

两尊猴像，他指出：“在极为广阔的区域，甚至在遥远的米努辛斯克

都发现了猕猴像这一主题”

ｃｅ亚地区。据该国考古学家吉谢列夫（Ｃ．　Ｂ．　Ｋ

受到中国北方商殷文化发展的影响

权威研究，那里的文化从青铜时代后期（约前第２千年中）开始便

。杜齐教授说：“根据所有这

些资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

库诺尔（即青海。

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

——引者）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

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毕底（Ｓｐｙｉ　ｔｉ）。

他的谨慎态度是对

的。因为，就断代来说，卡若文化的年代在距今５，５００——４，７００年之

间，曲贡遗存的年代目前估计相当于卡若文化晚期或再晚些，但无

论绝对年代还是发展阶段都明显早于上述米努辛斯克盆地诸文

化。所以，即使真的存在杜齐教授所说的文化传播路线，其中进行

的文化传播方向可能也要比他设想的复杂得多



柄的铜镜

。在该墓地Ⅱ区２０３号墓出土的一枚铁柄铜镜特别

１９９０年９月，在拉萨北郊曲贡村还发掘了一处石室墓地，共

发现清理了二十余座墓和六处祭祀石台。发掘者认为，曲贡村石室

墓地的年代上限相对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在吐蕃初期，约公

元六、七世纪

品

引人注目，发掘者怀疑其或为南亚次大陆某种古代文化的交流

。一般认为，世界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统：西亚、埃

及、希腊、罗马的铜镜，往往为圆形，附有较长的柄；中国的铜镜多

为圆形，镜背中央设钮以穿绦带，没有柄，到了唐宋时代才出现有

。考虑到上古时期欧亚大陆各地区间陆路交通远胜于

海路交通的情况，不能排除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铁柄铜镜有可能

是直接来自葱岭以西的文化交流品。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宜对

古代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联系估计过高。一个重要的史

实是，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创于北印度，到公元前后已经西域传到

，这时内地 ，但却到吐蕃兴起以后才于公元七世纪传入西藏

印度佛教已经开始衰落了 。

直到吐蕃兴起以前的青藏高原与葱岭以西的文化交流，目前

国内外藏学界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古老本教的起源问题。与此有关

的内容主要是两点，即西藏本教传自其祖师先饶米沃（Ｇｓｈｅｎ　 ｒａｂ

ｍｉ　ｂｏ）的诞生地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

题

，以及本教中渗入了祆教等因素问

。　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　　　　在藏文文献中多半是指西藏西方或西北方广大

地区 ，国内常有人将其直接译为汉文“大食”一词，未必妥当。汉

文史料中的“大食”通常指的是公元七世纪初叶兴起的阿拉伯帝

国，与本教发展的历史不合。考虑到汉文“大食”一名实际上来自波

斯人对邻近的阿拉伯部落的称呼Ｔāｚīｋ，而且早在八世纪上半叶

的古突厥文碑铭中就被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

（Ｔａｊｉｋ） ；本教的某些教义明显受到波斯国教—祆教的影响，由

于七世纪中叶波斯已亡于大食，而传世本教经典多为本教“后弘

期”（十一世纪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将后来的知识掺入从前的历



以肯定本教是受波斯宗教特有的二元论

史 而，所以我认为本教史上的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十有八九是指波斯

不是阿拉伯。

本教在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构成等基本教义方面都受到了祆

教的影响。本教认为：在那混沌之初、鸿濛未判之时，有一位南喀东

丹却松大帝，他拥有五种本原的基质，赤杰曲巴祖师从他那儿把它

们收集起来，放入他的体内，轻轻地“哈”了一声，于是便起风了。当

风如光轮般飞快旋转时就产生了火。风吹得越猛，火烧得越旺。火

的炽热和风的凉气产生了露珠。露珠上聚集着微粒。这些微粒随

继被风吹动，刮在空中到处乱飞，从而积少成多，堆积如山。世界就

是这样被赤杰曲巴（又名恩卓杰波）祖师创造出来的。五种本原的

精华则产生出一个光明的卵和一个黑暗的卵。光卵是立方体，象一

头牦牛那么大。黑卵呈角锥形，有一头公牛般大小。祖师用一个光

轮打破光卵。在轮和卵的撞击中产生的火花散向空中形成了众托

塞神（众散射神），向下照射的光线形成了众达塞神（众箭神）。从卵

的中心现出了斯巴桑波奔赤—一个长青绿色头发的白人，他就

是现实世界的国王。格巴墨本那波（他与赤杰曲巴祖师作对）使黑

卵在黑暗的王国爆炸，黑光上升，产生了无知和困惑，黑光向下，产

生了迟钝和疯狂。从黑卵中心跳出来一个黑漆透光的人，他叫做闷

巴塞登那波，是幽冥世界的国王。这两个国王分别是众神与群魔的

始祖

东丹却松

。在本教的这些教义中，我们看到了对天宇（空间，即南喀

）、对本原物质、对大气·风·光与火的崇拜，这些也

是祆教教义的基本内容 。当然，从袄教到本教，宗教本身已经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神和恶魔的数量及作用也几乎完全不同。但是可

影响的。如上所述，赤

杰曲巴与墨本那波、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众神与群魔、现

实世界与幽冥世界、创造与毁灭这些二重性构成了本教教义的基

本内容之一。

应当肯定，本教最早还是产生于青藏高原本土，它的许多仪轨



是一切都来自天上，对天非常崇敬。”

。因此，本教只是在发展到一定实际上属于原始的萨满教内容

，尤其是吐蕃王朝（６２９—８４６）

阶段以后才开始受到袄教影响的，所谓先饶米沃生于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和

本教传自Ｓｔａｇ　 ｇｚｉｇ的说法部分反 映了本教发展的这段历史。很可

能，先饶米沃就是把祆教因素带进本教从而使青藏高原上这一古

老宗教开始系统化的主要人物。从现在研究的情况来看，本教历史

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应当发生在土观《宗教源流》所谓的“恰本”

（＇ｋｈｙａｒ　ｂｏｎ）时期 建立前后。德

国藏学家霍夫曼（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１９１２— ）说：“ 西藏人还保存了一

种传说，在松赞前五代，拉陀陀日王时代，当时还是统治着雅隆一

带的一个小国，就从天上降下了百拜忏悔经、佛塔、佛像等。但这仅

仅是一种传说，很可能是接受了一个本教的传说，因为本教的传统

藏族本教学者噶尔美认

这表明，祆教传为：“也许公元七世纪本教已在采纳外来因素。”〔 ８０　 〕

到青藏高原与它传入中原内地和北方草原差不多同时，即应在波

斯萨珊王朝（２２６—６５１）定其为国教以后 。

总之，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是“孤立隔绝的政治单元”，它不仅自

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同祖国其他地区一道

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和大致相同的方向上发展，共同创造着中国

的历史。

吐蕃先民与早期历史概况

七世纪初叶，在西藏高原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兴起了一个

强大的政权，汉文史籍称之为“吐蕃”。

“蕃”是藏语ｂｏｄ的译音，本为藏族的自称。今天藏族人仍自称

ｂｏｄ　 ｐａ，意思是住在藏区之人。有人认为，“蕃”这个名称可能来源

于古代藏族所普遍信仰的本教（ｂｏｎ），ｂｏｄ、ｂｏｎ两字的写法在古藏

文中可以互通。关于“吐蕃”一词的含义，学界有多种解释，有的认

为是藏语Ｂｏｄ　ｃｈｅｎ　ｐｏ“大 蕃 ”的音意合译 ，有的认为是藏语Ｓｔｏｄ



。西羌既有一百

有拂菻人（Ｐｕｒｕｍ，即东罗马）

直接消息来源的可能。

《新唐书·吐蕃传》追述吐蕃祖先的起源时说：“吐蕃本西羌

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

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

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一般认为，汉文古

籍中的“西羌”泛指当时居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的各部族，其语

言大多属藏缅语族藏语支（包括羌语）和彝语支

。应劭《风俗通

五十余种，可见决非确指一部，不应与今天的羌族同日而语。发羌

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１０１），金

城太守侯霸以诸郡兵及羌、胡人马破迷唐羌，“迷唐遂弱，其种众不

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赐支即析支

义》：“河首积石，南枕析支”，意思是河首积石在析支之北。然而，自

青海民和、化隆间）南之唐述山

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于《桓帝纪》下误以唐鄯州龙支县（今

（今拉脊岭，即小积石山）为《禹

世纪上半叶镌成的和硕柴达木古突厥文碑铭上 读 作 Ｔ

ｂｏｄ“上蕃·西蕃” ，但均未成定谳

ｐ

ｐ一词在古突厥语中有“宗族”之意，因而有人认为，在突厥语言Ｔ

和突厥语文献中专称藏族或西藏地区的Ｔ ｔ一语，很可能是突ｐ

厥语Ｔｐ和藏语ｂｏｄ的合称，译成汉语意为“蕃部 蕃部众” 。不

过，阿拉伯史家塔巴里（Ｔａｂａ ，　８３９—９２３）的巨著《年代记》早在记

述公元７０４年发生在中亚怛蜜（Ｔｉｒｍｉｄｈ）的一场战事中就提到有

。

。

吐蕃一名也出现在公元八

ｔ

吐蕃人参加，写做ａｌ－Ｔｕｂｂａｔ 。从前人们以为，阿拉伯人中以商

。实际上，塔巴里《年代记》主要搜集阿拉伯人向东方扩

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吐蕃（Ｔｉｂａｔ　）为最早，该书编成

于８５１年

张时各参战部落的见闻，其资料断代应当更早。流行的说法认为，

西方人今天对我国西藏的称呼Ｔｉｂｅｔ就是传自阿拉伯人。但是，

《阙特勤碑》东面第４行记载当时参加吊唁活动的既有吐蕃人，也

，因而不排除西方人有关于吐蕃的



青海贵德一带之说 ，乃至有将青海兴海县大河坝河确指为析支

贡》之积石；仪凤二年（６７７）唐置积石军于廓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或

作百八十里）之浇河城 （今青海贵德县），世人遂有以析支即今

河的 。章怀之误，已经王先谦等人辨正 。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

（１８３９—１９１５）认为：“盖西羌依析支而居，在今大雪山东南折北之

处，故云河曲羌。当为今乌兰莽奈多浑岭东南境。”〔９６〕此处大雪山

，故赐支或析支应在

即指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大积石山）。查清代之乌兰莽奈多浑岭当

即今甘、青、川交界之峨代山、欧木山一带

氂牛种，越巂羌是也”；同传又说：“发羌、

今青海省久治县和四川省阿坝县一带。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秦献公（前３８４一前３６２）时，有羌酋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

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

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

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这些与《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是一致

的。换言之，尽管《后汉书·西羌传》关于发羌起源的传说未必可

信，但发羌的居地在今青海西南和西藏地区却是可以肯定的，因而

他们作为藏族的先民也是无可怀疑的。

氂牛即牦牛。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所记吐蕃早

期王统始自聂墀赞普（Ｋｈｒｉ　ｎｙａｇ　ｋｈｒｉ　ｂｔｓａｎ　ｐｏ或Ｌｄｅ　ｎｙａｇ　ｋｈｒｉ

ｂｔｓａｎ　ｐｏ　 ），说他是天神 之子，降临雅砻地方，来作“吐蕃六牦牛部

之主宰”（ｂｏｄ　ｋａ　ｇｙａｇ　ｄｒｕｇ　ｇｉ　ｒｊｅｒ）

可能就是吐蕃的先民

。因此，出自发羌的牦牛部很

。鹘提勃悉野，据《通典》卷一九○吐蕃条、

《旧唐书·吐蕃传》，当作鹘提悉补（勃）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普悉补野氏”（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ｓｐｕ　ｒｇｙａｌ）

《赞普传记》在记述松赞干布祖、父辈的统一活动时多次提到了“赞

；《《长庆唐蕃会盟碑》背面第５

ｌｄｅ　ｓｐｕ　ｒｇｙａｌ）　

行称赞普为“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　ｐｈｒｕｌ　ｇｙｉ　ｌｈａ　ｂｔｓａｎ　ｐｏ　＇　ｏ

，这些都证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即悉补野是吐

蕃赞普王族的部落。研究者认为，雅砻的悉补野部本为吐蕃六牦牛

部之一，从聂墀赞普开始，悉补野部落的首领同时成了六牦牛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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